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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受洪灾威胁逐渐增大，其东南地区河流密布且社会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因此有必要对藏东南进行洪水孕灾环境勘测。于2021年6月中下旬（汛前），采用RD-60手持式雷达流速仪与户外测距仪在西藏东南部85条河流（包括支流）进行巡测，得到藏东南地区汛前洪水孕灾环境实测141个点的数据集。进一步分析了藏东南地区河流流速与Strahler级数的关系，研究了普曲、桑曲与冷曲三条河流从河口向河源方向沿程的流速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藏东南地区汛前：（1）河流的流速普遍较大；（2）河流的平均流速随河流的Strahler级数增大呈指数增加；（3）同一河流的流速溯源减小，主要由径流量的减小引起。数据集内容包括：（1）藏东南141个测量点处河流的流速、宽度、比降、Strahler级数与洪泛平原宽度；（2）普曲、桑曲、冷曲测量点与其河口距离。数据集存储为.shp和.xlsx格式，由8个数据文件组成，数据量为159 KB（压缩为1个数据文件，37.3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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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https://doi.org/10.3974/geodp.2022.01.13 
CSTR: https://cstr.escience.org.cn/CSTR:20146.14.2022.01.13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文关联实体数据集已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出版，可获取： https://doi.org/10.3974/geodb.2021.10.03.V1或https://cstr.escience.org.cn/CSTR:20146.11.2021.10.03.V1.
1  前言
青藏高原孕育了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恒河、湄公河等多条亚洲的大江大河，在亚洲生态环境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1]。青藏高原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东南部受夏季季风影响明显，气候相比西北部更为温暖湿润[2]，极端降水事件也更多[3]。西藏东南人口与经济分布相较西北部更为密集[4]。特殊的地形、气候条件下，青藏高原，特别是藏东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洪灾因常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人口与经济等具有高的破坏性[5]。气候变化伴随的极端降水逐渐增大的趋势[1,6,7]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青藏高原区域的洪水及洪水-地质灾害链风险可能随之增大[3]。因此在西藏东南地区开展洪水孕灾环境的考察对促进西藏防治洪涝及其链生灾害具有实践意义。西藏地域辽阔，人口相对稀少，河流水文站点分布较为稀疏而不均匀[8,9]，水文观测数据相对较少。本研究采用实地临时测量的方法获取洪水孕灾环境数据。鉴于青藏高原的众多道路一般沿河流阶地修筑，在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我们对公路沿线河流进行勘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洪水孕灾环境数据中的流速要素进行了初步分析。
2  数据集元数据简介
《藏东南地区汛前洪水孕灾环境实测数据集(2021)》[10]的元数据信息见表1。

表1  《藏东南地区汛前洪水孕灾环境实测数据集(2021)》元数据简表
	条  目
	描  述

	数据集名称
	藏东南地区汛前洪水孕灾环境实测数据集(2021)

	数据集短名
	Pre-flood _SETibet_2021

	作者信息
	普昊琛,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202121051170@mail.bnu.edu.cn

陈  波, AAA-2670-2022,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bochen@bnu.edu.cn

肖  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202021051173@mail.bnu.edu.cn

刘连友,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lyliu@bnu.edu.cn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spj@bnu.edu.cn

严  平,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yping@bnu.edu.cn

张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zgm@bnu.edu.cn

刘吉夫,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liujifu@bnu.edu.cn

	地理区域
	青藏高原东南部

	数据年代
	2021年6月15–26日

	数据格式
	.xlsx、.shp 
	数据量
	159 KB（压缩前），37.3 KB（压缩后）

	数据集组成
	8个文件（压缩为1个文件）
（1）.xlsx表格文件：Sheet-1为藏东南141个测量点处河流的流速、宽度、比降、Strahler级数与洪泛平原宽度，Sheet-2、3、4分别为普曲、桑曲、冷曲测量点与其河口距离
（2）Pre-flood _SETibet_2021shp文件夹下：藏东南141个测量点位置.shp文件

	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9QZKK0906，2016YFA0602404）

	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http://www.geodoi.ac.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10010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共享政策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的“数据”包括元数据（中英文）、通过《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发表的实体数据集和通过《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发表的数据论文。其共享政策如下：（1）“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2）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据来源；（3）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10%引用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10%，同时需要对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11]

	数据和论文检索系统
	DOI, CSTR, Crossref, DCI, CSCD, CNKI, SciEngine, WDS/ISC, GEOSS


3  数据采集方法
3.1  采集时间
数据于2021年6月15–26日期间采集，属于青藏高原整体及东南地区的汛前期与洪涝灾害上升初期。如图1所示，从1961–2017年降水及1961–2010年洪涝灾害的多年平均情况来看（图1a），青藏高原降水与洪涝灾害均主要集中于6–8月，6–8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58%，洪涝灾害则占81%。从6月开始，降水量与洪灾次数占全年总量的百分比均有明显上升。相较5月，6月降水占比上升约8%，洪灾占比则上升14%，仅次于7、8月。7月降水量在全年中占比最大，约为五分之一，洪涝灾害次数则约占全年的34%。
在西藏东南部，6月份降水量占全年比例较大，河流径流量开始上升，距多年平均月径流量峰值相差1–2个月。以奴下（雅鲁藏布江中游干流，位于林芝市米林县派镇），拉萨（拉萨河，位于拉萨市），昌都（澜沧江上游，位于昌都市）的气象（图1b）、水文（图1c）数据为例，从多年平均情况来看，6月份月径流量则占全年总量的10%–13%，位于第4；月降水量（1997年）占全年总量的17%–20%，位于第3。除此之外，不同地区径流峰值出现时间有一定差异，奴下站与拉萨站月径流峰值出现在7月，昌都站则出现于8月。在汛期初期进行洪水孕灾环境勘测，能一定程度上刻画洪水水文特征，也能保证安全、顺利开展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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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藏高原及其东南部降水、径流特征：（a）青藏高原月降水量与洪灾频次（据马伟东，2019改绘[12]）；（b）藏东南部分气象站月降水量占全年总数百分比（据阮本清，2000[13]改绘）；（c）藏东南部分水文站月径流量占全年总数百分比（据刘国纬，1992[14]；阮本清，2000[13]改绘）
3.2  采集方法
测量数据包括河流流速、水面宽度、洪泛平原宽度和河流比降等。流速采用RD-60手持式雷达流速仪（图2a）进行测量。该仪器采用K波段雷达，可对河流、污水、泥浆、海洋等进行非接触式的流速测量，体积小巧、电池供电、可手持式操作、使用简便。水面宽度及洪泛平原宽度的测量仪器为两种手持户外测距仪，均利用脉冲测量距离，量程分别为1,500 m（图2b）和1,000 m（图2c），在各种光照条件下测量都能保证精度。其中，水面宽度为测量时刻所见的水面宽度，洪泛平原宽度为河流两岸临河植被带之间的宽度。测量点处的河流比降为测量点上下游各200 m处的高程差与流程长度（400 m）的比值，在室内基于Google Earth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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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据采集设备：（a）测量河流流速用的RD-60手持式电波（雷达）流速仪；
（b）和（c）测量水面宽度、洪泛平原宽度的两种测距仪
流速测量主要在桥梁上完成。一是流速测量仪器推荐在桥梁上开展测量，二是青藏高原地区桥梁是相对容易接近水流的位置，便于选取合适的测量点，控制测量角度，以保证测量的可达性和精确性[15]（图3）。测量所处的桥梁横跨大小不等的河溪，如较大的通麦特大桥（横跨帕隆藏布支流易贡藏布，全长415.8 m），中等的帕当桥（横跨雅鲁藏布江，全长225 m），和较小的木桥与铁桥（证该曲小桥，拉布桥，均为2–3 m长）等。本数据采集过程中，采用单点法在河道深泓线附近区域测量水面流速。一般河道流速测量首先在过水断面上设置5个或更多从河面到河底的测量垂线，并在每一垂线上采用单点、三点或五点垂线法在不同水深处测速[16]。由于青藏高原地区河流谷深水急风大，精细流速测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加之本次河流洪水特征简要调研覆盖面广而时间安排紧凑，因此我们选择以深泓线附近水面流速作为该处河流流速。河流水面宽度、洪泛平原宽度的测量一般在桥两端或岸边最近点进行测量。为尽量控制测量误差，对于流速，水面宽度、洪泛平原宽度等数值，每个测点测量三次，取三次平均值为最终值。

[image: image3.emf]
图3  在横跨大小不等的河流的桥上测量流速
3.3  覆盖范围
于141个流速测量点采集的数据覆盖85条河，遍布23个县区，沿河里程2,000余km（图4）。所测量河流中，大河（Strahler河流分级[17]5级以上）有41个测量点，包括西藏地区主要河流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尼洋河等，共19条；中等河流（3–5级）有80个测量点，包括更张曲、米堆曲、普曲、冷曲等45条河流；小河流（1–2级）共20个测量点，包括滨达曲、打曲等约10条河流。除大范围进行流动测量外，我们还对部分具有不同规模流域进行细致的洪水孕灾环境查勘，其中包括普曲（图4a）、冷曲（图4b）、桑曲（图4c）等，以及扎曲、郎学杰沟、米堆曲等的细致查勘，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详细说明。从测量点流速的整体空间分布可见，越靠近南部，高流速出现的频次越多；从单条河流来看，由上游山区到下游河口，流速呈逐渐增大趋势；较大流速多出现于河流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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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流速测量点分布图

4  数据结果
基于本次科考采集的数据，初步分析了青藏高原东南部河流流速特征，包括流速与河流级数的关系及流速从河口到河源的沿程变化规律。
4.1  数据集分布
藏东南作为径流高值区域[18]，其流速与比降均较大。图5显示了2021年6月15–26日藏东南地区河流流速与比降的统计分布。由图5a可见，在141个测量点中，2 m/s以上的测点有70个，约占50%；其中位于(1.25，1.5]速度区间的测点数最多，为15个，占10.6%。流速超过4 m/s以上的测点有11个，主要位于测点分布范围中的东南部分（图 4），其中三个来自察隅河东支桑曲，两个来自于米堆冰川米堆曲，两个来自于额公藏布波密段附近。本次测得的最大流速为5.32 m/s，位于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达兴村额公藏布达兴中桥下。如图5b所示，藏东南地区河流比降普遍较大，呈指数分布。约80%测量河段的测点比降大于10‰，超过50%的测量河段处比降大于2%。其中河段比降大于30%的有3个测量点，分别是为48%，35%和32%。其中最大的两个位于扎墨公路途经嘎弄曲支流处，最后一个位于昌都市八宿县果洛村附近惹那通曲处。这三个测量点均位于由陡峭山坡以接近垂直河谷的角度汇入河谷的河流。藏东南地区水急坡陡，在经过强降水后洪水的汇流时间较短，因此常形成发生时间短、强度大的山洪，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与人、畜伤亡[19]。

4.2  流速与河流级数的关系
从采集的数据来看，青藏高原东南部河流的流速与Strahler河流级数呈指数函数关系（图6）。按照传统的Strahler河流特征分析方法[20]，图6展示了按照河流级数分类统计的测量情况及河流流速特征值。尽管同一级数河流的流速具有较大的变化，但总体来讲，河流平均流速（v）随着Strahler河流级数（(）的增大呈指数增加，拟合所得指数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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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河流级数解释了河流平均流速方差的91%（R2 = 0.911）。青藏高原东南部实测1级河流的平均流速为1.10 m/s，根据式(1)的拟合值则为1.12 m/s。

尽管该河流流速-级数关系有一定的拟合误差，但可用于青藏高原东南资料稀缺地区的流速简易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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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测量点流速统计分布（a）与比降统计分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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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藏东南地区河流流速与河流级数之间的关系
4.3  流速从河口到河源的沿程变化规律
以青藏高原东南部三条不同Strahler级数的河流桑曲、冷曲与普曲为例，探索了流速由河口溯源而上的沿程变化规律。桑曲为东支察隅河主流，位于林芝市察隅县，为6级河。沿该河干流布设14个测量点，测量里程约150 km，测量河段有4条5级河流汇入。冷曲为怒江支流，位于昌都市八宿县，为5级河，其支流包括瓦曲。沿该河干流共有9个测量点，测量长度约100 km，测量河段有5条4级河流汇入。普曲为雅江支流，位于山南市朗县，为5级河。沿该河干流共有11个测量点，测量里程约15 km。
由河口溯源而上，流速沿程大体逐渐减小。图 7展示桑曲、冷曲和普曲三条河流流速、水面宽度和比降由河口向河源方向沿程变化情况。从流速与距河口流程长度的简单线性拟合来看：斜率均为负值，依次为是–0.009，–0.017，–0.044（不含奇异值）；拟合关系显著性水平依次为<0.01，<0.01和<0.1（不含奇异值）。可见三条河流的流速溯源减小。这与“山区河流比降相对较大，因此其流速可能大于下游相对平缓河段”结论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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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桑曲、冷曲与普曲从河口向河源方向沿程河流的流速、河宽和比降变化

由曼宁方程可知，河流比降和水力半径（在河宽远大于水深的情况下，水力半径近似等于水深）都是河流流速的主要影响因素[21]。上游河段一般比降较大，但下游随着汇水面积或汇流支流个数的增加而径流量（或水深）增大，因此，沿同一河流从源区向河口方向的流速变化由比降与水量竞争决定。上述数据及分析表明，本次测量的青藏高原东南区的桑曲、冷曲与普曲三条河流，越靠近河口，汇水面积越大或汇入支流越多，水量增大所带来的流速增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比降减小所带来的流速降低效应。尽管河流流速从河口溯源沿程大致减小，但整体趋势可能因局地的比降和河宽变化而呈现小的波动。如普曲在测量河宽最大值处与比降最大值处（图7中的空心符号），显示出与整体趋势相异的流速。包含这两处测量值奇异点时，所得的普曲拟合方程斜率为–0.004且统计检验为不显著；不包含它们时，流速溯源下降趋势变为每公里0.044m/s，且通过p=0.1的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由于普曲两侧汇入支流较少，河流水量增加不如桑曲、冷曲明显，流速虽然随河口溯源而上有下降的趋势，但更容易受局地河段比降及河宽的影响。因此去除奇异点之后，其流速随距河口里程的变化关系可能更符合真实情况。
5  讨论和总结
本数据集基于RD-60手持式电波（雷达）流速仪与手持户外测距仪，通过实地测量所得。通过分析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流速与河流级数的关系及流速从河口溯源的沿程变化规律，得到以下结论：相较平原，青藏高原河流流速普遍偏大；流速总体表现为河流级别越大，流速越快；在青藏高原部分河流，体现出距离河口越近的位置河流流速越快，河流流速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径流量的增加。本文对于流速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以为藏东南资料稀缺地区的流速估算提供依据，并阐明该地区河流流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可以更好的掌握藏东南地区洪水汇流特点，为该地区的洪水灾害模拟及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作者分工：陈波、普昊琛、肖瑶对数据集的开发做了总体设计；肖瑶、普昊琛、陈波采集、处理和分析了数据；普昊琛、陈波撰写了数据论文；刘连友、史培军、严平、张国明、刘吉夫等教授指导了数据的采集方案，修订了论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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